
3

详情请浏览“今日高邮”网站 http://www.gytoday.cn

版

副刊

在线投稿：http://tg.gytoday.cn 新闻热线：84683100

责任编辑：居永贵
版 式：张增强

2025年6月24日 星期二
乙巳年五月廿九

刊头题字：殷旭明

“小洪三段”洪瑞之从小就住在坛
坡子东侧的阁楼上。阁楼飞出檐外。
坛坡子很高，能眺望到高邮湖的船帆
雪浪，那里有画一般的清远疏淡。传
说这是元末张士诚在承天寺登基做皇
帝时祭祀上天筑的高台。民国二十年
京杭运河倒口子，大水泛滥成灾，高邮
城淹没殆尽，惟有坛坡子馒头尖一样
耸立着，人头挤挤杂杂。这条很宽很
长又两头倾斜的巷子向西直通大运河
御码头，向东的巷头连北城门口，巷里
住着杨家、夏家、王家、马家等士绅官
宦大户人家，多文人才子。左家巷小
桥流水，是烟花之地，豆蔻词工，夜夜
笙歌。洪家楼下是茶叶店。洪家人在
这里开了好几辈子茶叶店，雀舌、毛
尖、云雾、大红袍、大佛龙井。洪家跟
他们是烟火邻居。

拉黄包车的从坛坡子的陡坡下来
都要慢下行脚，与车上主人的心情
一样，爱听茶叶店里吱呀吱呀的胡
琴声音。洪家几代人拉的都是京剧
《洪羊洞》里的“洪三段”。第一段
（二黄原板）：“为国家哪何曾半日闲
空……”第二段（二黄慢板）：“叹杨
家投宋主心血用尽，真可叹焦孟将
命丧番营……”第三段（二黄快三
眼）：“自那日朝归安然睡定，三更时
梦见年迈爹尊……”谭富英唱过，余
叔岩唱过，杨宝森唱过。洪家人也
将“洪三段”拉得急迫、苍凉。洪家

被称作“洪三段家”。
有一年洪家后堂屋起火，列祖列

宗牌位除了洪承畴的被烧焦糊，别的
都完好无损地被抱出来。洪家没有再
为他重立牌位。洪承畴是“贰臣”，历
来遭人唾骂。据说那天晚上洪家人将

“洪三段”拉得怆然、哀怨，吟唱的声腔
格外清脆、悲切。这唱的角儿就是十
六岁的洪瑞之，也已经被人称作“小洪
三段”了。他能自拉自唱。此番拉胡
琴的是父亲洪叔任，敲鼓板的是二叔
洪叔奎，京韵皮黄像湍急的激流冲泻
而下，声出如丝，裂石穿云。不愧是

“洪三段”代代相传。
正当他们沉醉其中的时候，夏家

大少爷夏来悄悄走进。夏家祖上举业
出身，现几辈是做大宗百货批发生意
的，家境丰厚。他比洪瑞之大四岁，凭
他自身的优渥，也有资格说看着洪瑞
之长大的，但是听洪瑞之把“洪三段”
唱得情酣意饱，实在佩服得不得了。
他已经是六年的资深票友了，专工“麒
派”，靠旗、髯口、帽翅、甩发，功夫了
得。他一心想看麒麟童的真场戏，凑
巧他父亲要他到上海跟一家客户结款
子。他正琢磨找个作伴的，小洪三段
如此这般地被他“挑”上了。夏大少爷
就痴迷京戏，但绝非轻薄少年，眼神清
澈透明。洪家人既高兴又放心。此行
既能玩，还能见大世面。

三天后两个人到了大上海。夏大

少爷顺利跟客户结完账，怀揣八百大
洋。麒麟童在黄金大戏院有三个月的
场子。三个月的场子，两个人一场都
没有落，场场过瘾。他俩还要等马连
良。“南麒北马”，当然也想一饱眼福
了。就在这时候“八一三”淞沪会战
打起来了，马连良来不了上海，他俩
也回不了苏北，兜里的银元开始捉襟
见肘。洪瑞之机灵过人，做事巧妙，
夏大少爷凡事唯他是从。洪瑞之领
着夏大少爷，用学来的“洋泾浜”在英
租界、法租界倒腾小百货，博洋女人
眼球的稀奇饰物，假古董字画、苏州
片儿，有着小把小把的赚头，还看了
几场洋人演的歌剧、芭蕾舞，《茶花
女》《弄臣》，还有白俄姑娘跳的《天鹅
湖》，令他俩开了窍。两个人各带回
来一个烫卷发、穿旗袍、蹬高跟皮鞋
的上海姑娘。

当他们回到高邮县城的时候，就
听说夏大少爷的父亲夏半湖当了禹王
镇的维持会长，这让儿子感到不耻。
鬼子的暴行，怎不令人切齿痛恨呀！
所以冰炭不能同炉。夏大少爷家门槛
都没有踏进。两个人于是在东大街小
蓬莱茶馆对面开了一爿百货行，叫“玉
美登”，“玉”和“美”是两个女孩子的名
字，“登”就是摩登。东大街人烟稠密，
店铺林立，前有月塘，后有大淖河，不
远处却是阴城，有日本鬼子驻扎，巡逻
兵三八大盖上的刺刀明晃晃的吓人。
这一带的店家时不时提心吊胆，玉美
登的两位老板在敌占区见多了，并不
惧怕，照样在店里一个自拉自唱，一个
练身段、步法。

好多事一过去就是多少年了。这
哥俩好了一辈子。

洪 三 段（小小说）
□ 陈仁存

在岁月的长河中，书籍始终
如一盏不灭的明灯，温暖而坚定
地照亮我生命的每一个转角。
每一段与文字相遇的时光，都像
开启一扇通往未知世界的门，使
我得以穿越时空的阻隔，在薄薄
的书页、浅浅的文字间邂逅千百
种人生。那些深深镌刻在记忆
中的作家与作品，如同老友般陪
伴着我，于平凡的日子里书写着
不平凡的感动。

记得上初中时，汪国真的诗
在校园里悄然流行。那时班上
有个同学带了本《年轻的潮》，引
得大伙如众星捧月般地黏着他
争相借阅。好奇心驱使，我也向
他借阅，他说：“空闲时间被别的
同学预定满了，你若稀罕，借你
两节课咋样？”来不及多想，我满
口应允了。

当我小心翼翼地打开那本
破旧不堪的诗集，瞬间被诗人质
朴的语言风格和隽美、清新的诗
行吸引了。上课铃响了，我浑然
不知，直到张老师过来将书收
去，我才如梦初醒。不承想，张
老师非但没有责罚，还因势利导
教育我们，说喜欢读书是好事，
倘若因读课外书影响学业就得
不偿失了。最后他还告诉我们，
他也是汪国真的忠实读者。听
了张老师的话，我对汪国真的诗
愈加着迷了。课堂上虽然不敢
偷看，但只要在报刊上发现有署
汪国真名字的诗，就毫不犹豫地
抄下来，或剪贴下来，与同学们
一起分享。

时至今日，汪国真的“没有比
脚更长的路，没有比人更高的山”

“生命可以没有灿烂，不能失去的
是平凡”“我不去想是否能够成
功，既然选择了远方，便只顾风雨
兼程”等经典佳句，我依然耳熟能
详、随口吟诵。有诗香为伴的日

子，给青春留下的记忆，永远是美
好的、鲜亮的、温暖的。

如果说那时年幼，喜欢汪国
真略带有从众和追星色彩，那么
对路遥的喜爱，我一直认为是比
较理性的、发自肺腑的。

初中毕业后，在等待参军入
伍的日子，我外出到省城一家建
筑工地打工。打工期间，我无意
中在街头书摊淘了一本盗版的
《平凡的世界》。

白天太阳下挥汗如雨，夜晚
蜷在石棉瓦搭建的工棚里，借着
昏黄的灯光，一页页翻读。孙少
安的坚韧、孙少平的不屈，犹如一
面镜子，映照着我的挣扎与渴
望。书中的黄土高原，成了我精
神的高地；而路遥的文字，也成了
那段艰辛岁月里最暖心的陪伴。

多年之后，等我有经济实力
买书时，不管是逛新华书店，还是
驻足街头的书摊和报刊亭，只要
看到有路遥的作品，我会毫不犹
豫地买下。这既是对那段打工岁
月有书为伴的无限感念，又为了
在阅读中随时汲取向上、向善和
奋进的力量。

后来，我参军入伍，在训练间
隙读徐怀中、朱苏进、裘山山的军
旅作品。他们的故事，不仅令我
迷彩服下的青春多了一份厚重，
还使我对他们的文字更加痴迷，
四处寻找他们其它的作品，然后
集中一段时间阅读，惟有如此，才
感到解渴、过瘾、带劲。

岁月流转，从青涩少年到年
届不惑，书架上的名字越来越多，
但每次重读那些陪伴成长的文字
时，总能遇见流年那个或惊喜或
感动的自己。一本书是一个世界
的入口，而喜欢上一位作家，则是
与这个世界的永久约定。在书
香氤氲的世界里，我们终将重
逢。

与作家隔纸相望的流年
□ 马晓炜

我家套房的旮旯里，至今还
存放着以前用过的一部广播。
经过多年岁月的沉淀，当年刷上
的红漆早已斑驳剥落，再也寻不
见它当初的“飒爽英姿”了。

原先的广播是铁质的，黑黢
黢的外表，装在廊檐下一点也不
美观，喜好捣鼓的父亲便去庄上
的木匠家要了些边角料，做成一
个正方体的木盒子，刷了红漆后
便罩在那个广播喇叭的外面。
穿上红色“外套”的广播给人的
视感就不一样了，大气又美观。

千万别小觑这只不起眼的
广播。记得小时候，这部广播成
了我们全家人生活起居的闹钟，
就像一把神奇的钥匙开启了我
们一天的生活之门，将我们带进
一个充满生趣与信息的世界。

每天清晨，悠扬绵长的音乐
声响起时，父母亲便闻声起床，
他们分工明确，家务活在有条不
紊中进行着。不一会儿，整个村
庄的炊烟如约好似的升腾在空
中。广播，此刻成了整个村庄的
闹钟。

喜欢赖床的我不得不穿衣
起床，在洗漱及吃早饭的过程
中，美美享受着广播里的节目带
来的听觉盛宴，也就在那时，我
从广播里了解了中国以外的一
些陌生的国家名字与时事政治，
即便听得似懂非懂，也成了我上
下学路上最具豪情的谈资。

午饭前，熟悉的旋律如期而
至。“广播来了。”在屋旁干活的
父亲催促母亲赶快回去做饭，因
为上学娃要回来吃饭，再忙也不
能耽误饭点。母亲立即放下手
里的活计，起身奔向灶间淘米做

饭。不一会儿，整个村庄的上空
又炊烟袅袅，那是每户人家都在
张罗午饭了。母亲做好午饭时，
我也放学到家，吃着母亲做好的
可口饭菜，听着广播里的节目，
心情那叫一个美呀！不知不觉
中，广播里的节目已接近尾声，
父母亲一听，赶紧催促，“广播都
走了，还不上学去？”

傍晚时分，太阳正悄悄西
沉，广播声又照常响起，远处的
天边已被夕阳染成橘红色，各家
的烟囱陆续升腾起炊烟。听见
广播声，父母亲扛着农具走在回
家的田埂上，夕阳把他们的影子
拉得老长老长。

吃好晚饭后，便是写作业的
时间，父亲怕广播影响我学习，
便悄悄把音量调到最小点。

以前的生活信息，几乎都来
自于广播，天气预报也不例外。
关注每天天气，是父母亲极为上
心的大事，尤其农忙时节，了解
天气的变化后，他们好为明天的
劳作做好打算。

我最喜欢每周六晚上《文艺
百花园》那档点歌节目，那也是
我最为期待的时刻。甜美的音
乐如窗外柔和的月光轻抚着房
间里的每个角落，如溪水般缓缓
流淌着，又在月色中微微荡漾开
去……

好怀念小时候有广播相伴
的时光，旧时光里的广播，是我
成长路上一抹温暖的回忆。

旧时光里的广播
□ 韩翠苗

救护车缓慢行驶着往乡间开去，
车里躺着刚做完手术的父亲，我坐在
有些发黑的皮质长凳上，抱着装有几
件换洗衣服的双肩包，边向父亲一一
传达着医生所交代的话，边透着玻璃
窗看向车外。雨越下越大，雨刮器拼
命地来回折腾着，我提醒着司机慢些
开，不着急。是啊，在手术室外等待才
是最难熬的，现在回家再晚，心里也畅
快了些。

几天前的中午，接到姑父电话，说
父亲在屋顶翻新瓦片摔下来，通过视
频看到父亲肿得像馒头的脚踝，再看
插着氧气鼻塞的父亲躺在转运架上等
待检查，我竟一时间无法应答姑父，只
是拜托姑父照看下父亲，我买好高铁
票就往回赶。结果毫无疑问，住院几
天后，父亲被安排做了腰椎和脚踝手
术。

救护车绕着曲折的村路缓慢驶向
村口，雨越来越小雨，到了家门口，雨
停了，西天边出现久违的金闪闪的光
芒，有些刺眼。

叫来姑父，与我一同将父亲抬上
床。我整理好从医院带回来的行李，
在医院将各种吃的用的归纳收好放进
包时心情是愉悦的、兴奋的，可现在将
同样的吃的用的又拿出来放桌上、放
柜子里，心情却是烦躁的、不安的。

问父亲，现在想吃什么。父亲摇
了摇头说，现在不饿，只要躺下休息。
我准备关上房门，父亲支吾起来，看向
我，右手扶着床沿，头努力抬起一个角
度，左手从头顶顺着额头处摸了摸，最
后手停留在左耳边，说，回去工作前，帮
我把头发剪短点吧，随便点，剪短就行！

其实我心里很乐意为父亲做他要
求我做的事情，只是我实在不会剪头
发。我说你不要到时怪我剪得不好看
就行，现在离晚饭还早，我去烧好水，
就来为你剪头发，你先躺会。

父亲点点头回应，皱纹在黝黑的
脸上就像河床被冲刷过显得深浅不
一，我知道，这是父亲掩藏笑容的最佳
方式。

让父亲在床上慢慢挪动身子，将
头往床尾处靠近，把一只塑料袋平铺
在父亲头下，袋子的一小部分被肩膀
压着，防止滑落下来。父亲平静地躺
着，望着天花板。等我端来热水，床的
高度无法让脸盆放在地上，便找来一
只方木凳，将其放倒，脸盆搭在凳腿中
间，上方十几公分左右便是父亲的

头。又拿来洗发露、梳子，再搬来木板
凳坐下，用毛巾沾水打湿一小撮头发，
问父亲：

“烫不烫，水温行不行？”
“不烫，不烫，刚刚好。”
父亲是软发，像是贴在头皮上的一

层柔软的布。将头发全部打湿后，涂上
洗发露，双手揉搓，时不时地卖弄下，用
手指来回按摩头顶穴位，问父亲舒服不
舒服。父亲嘴角裂开了花，笑道，舒服
呢，看来还要付钱呢，手艺不错。

将耳朵侧边的泡沫清洗干净，用
毛巾擦拭干头发，竟忘了重要工具
——剪刀没拿来。起身找来剪刀，我
小心翼翼地在父亲头顶来回估摸着，
然后这边剪会、那边剪会，叮嘱父亲头
千万不要动，剪刀锋利，容易伤到头
皮。最容易剪的部分是在我正前方的
头顶，也正是因为容易，让我无所顾忌
地加快速度。父亲听到剪刀咔嚓咔嚓
声，回过神来说，不能剪太短，不想看
起来像劳改犯一样。我说，你几个月
出不了门，还在意这些。

父亲眉头一皱说，那还是不行，还
是要好看点。

一侧剪完，便让父亲脸侧向一边，
随手去剪另一边。来回倒腾了几次，
父亲拿来小方镜照着自己看了看，说
长度刚好合适，我内心一阵喜悦。

为父亲理发
□ 章双双

踏着如水月光，沿着小镇的街道
缓缓踱步回家。夜晚的龙虬镇，宛如
一位安然沉睡的少女，静谧而又安
详。月光倾洒而下，好似一泓澄澈的
清泉，给街道上的一切都轻柔地披上
一层银白的薄纱。我脚步轻盈，满心
都是难以言喻的放松与惬意。

街道两旁的房屋，像是一个个沉
默的守护者，在月光的轻抚下拉长了
影子，勾勒出一幅静谧的剪影。路灯
散发着柔和暖黄的光芒，宛如点点星
辰垂落在人间，将黑暗逐退到角落
里。灯光下，偶尔有行人走过，留下
一串串轻快的脚步声，转瞬又消失在
夜色之中。

我信步继续前行，不知不觉间已
来到龙庄河边。河边的石栏杆上，镶
嵌着白色的灯光，将水面照得亮如白
昼。水中的倒影随着波纹轻轻摇曳，
似在低低诉说着小镇夜晚的故事。
偶尔，有鱼儿俏皮地跃出水面，“扑

通”一声，激起一圈圈涟漪，瞬间打破
这份宁静，却又恰到好处地增添几分
灵动的趣味。

我缓缓停下脚步，轻轻靠在石栏
杆上，目光痴痴地望向河面。此刻，月
光下的小镇，宛如一个与世隔绝的世
外桃源，所有的烦恼与压力都被抛诸
脑后，内心只剩下一片澄澈与安宁。

继续前行，不久便来到我家的小
院门口。带有欧式典雅花纹的院门
静静矗立，宛如一位沉默的守卫者。
院门顶部安装的方形灯具，投射出明
亮而柔和的光芒，将门前的小路照得
清晰可见。小院边上的铁艺栅栏，在
夜幕的笼罩下显得格外精致，栅栏上
方挂着的蓝色灯光小灯泡，宛如夜空

中闪烁的萤火虫，为这片区域增添一
抹梦幻而迷人的色彩。一丛绿色植
物，像一条灵动的绿丝带，攀附在紫竹
之上，随着微风轻轻摇曳，仿佛在与夜
晚的微风共舞，诉说着夜的温柔。

轻轻推开院门，只见各种绿植错
落有致地摆放在院内各个角落，像是
一个个等待检阅的小士兵。院子西
南角的假山上，爬满了郁郁葱葱的绿
色植物，其间点缀着星星点点的红色
花朵，宛如一幅自然天成的画卷。鱼
池边上的射灯，散发出温馨的暖光，
为这片宁静的角落营造出一种梦幻
般的氛围。在这里，大自然与人工的
灯光完美交融，共同构成一幅和谐美
妙的夜景图。

月下的这一段漫步，让我深深领
略到小镇的静谧与美好。无论是龙
庄河那波光粼粼的水面，还是小院里
那梦幻迷人的灯光，都让我沉醉在一
种久违的宁静与放松之中。

月下漫步
□ 戴顺星


